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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剃头头挑挑子子：：一一个个时时代代的的记记忆忆

（接上期）
满意爹和娘，金龙和金额，高家峪

村来的四个人是客人，但因为辈份小被
安排在下首先坐下。接着房老先生和他
的两个哥哥，还有他的没出五服的叔叔
房老黑依次坐下来。房老先生安排叔叔
老黑和大哥坐在八仙桌的北面，老黑在
东，大哥在西按辈分坐好。但房老先生
这几天因经常骑驴出诊落下的风寒病
又犯了，就把狼皮褥子又拖了出来垫在
了椅子上，最后才坐下。

这一举动被他的老黑叔看见了，
斜斜地看了一眼，一撇嘴，满脸不高
兴地咳嗽了一声。房老先生的这位没
出五服的老黑叔本身比房老先生大
不了几岁，但是辈分就他最大，按垛
庄人的说法是“萝卜不大，但在脊子
上长着”没办法的事儿！所以房老先
生虽然德高望重但也得敬仰着他。

二嫚的爹和娘已经把八个干鲜
果碟和茶水摆在桌上，金龙经常在外
面吃酒席，这场面见过不少；但这么
正式的上菜法金额还是第一次见到，
感觉比较新鲜但又不能表现出来，只
能低着头板板地坐着。满意爹依照风
俗习惯，毕恭毕敬地先把用红纸卷了
的换号庚帖呈给了坐在上首的房老
黑。作为房氏家族的辈分最高的老
黑，二嫚虽然在血缘关系上已经和他
很远了，但乡下的家族观念甚重，让
房老黑先看也是理所当然。

房老黑慢慢地拆开金额的庚帖，
细细看了，掐指一算忽然脸色一沉，
说了一句让在座的人都冷了脸的一
句话：“金额和我们二嫚八字相克，冲
克尤甚，如强行婚娶必婚姻不幸、一
人早亡。所以这婚事成不了了。”

高家峪来的四个人脸都成了腊色，
紧张地盯着房老先生。房老先生也被惊
着了，结结巴巴地问房老黑：“烦请叔叔
再算一边，俩孩子果真八字相克？”

房老黑一听此言，脸色更黑了，腾
地一下站起来。说：“你们若是不相信就
去再找人掐算吧！这酒席我是不吃了，
你这种小事都不相信我，是不是信不过
我这比你大不了几岁的叔叔？怪不得你
坐在狼皮上，让我坐冷椅面呢！你是看
不起我吧！”说罢，也容不得房老先生解
释，离席拂袖而去。

一席人尴尬无言，稍顿片刻，金
龙说：“诸位老辈，咱这样吧！咱不敢
说老黑爷爷算得不准，但也为了防止
出现意外，能不能再请一位会掐算的
长者再给看一遍，万一有啥意外情况
呢！咱也别耽误了俩人的喜事儿。”

二嫚娘早沉不住气了，拿过金额
和二嫚的庚帖和金锁爷爷说：“爹，我
去找毛家庄的车爷爷去看一下，我不
信这么好的俩孩子能八字相克。”房
老先生一挥手：快去快回。

二嫚爹和娘沉着脸急匆匆地去
了。

这边酒席上房老先生开始打圆
场，劝大家吃茶吃果品，但大家谁还
有心吃喝呢！于是都开始东拉西扯地
海侃，消减席间的尴尬气氛。二嫚和
金额最着急了，二嫚在厨房门口隔着
酒桌焦急地和金额对望着，眼看着二
嫚急得泪水都流下来了，金额也只能
无奈地看着二嫚哭。

不大会儿，二嫚爹和娘哭丧着脸
回来了。二嫚爹小声说：“爹、我车爷
爷也算了，二嫚和金额的八字虽然没
有黑爷爷说得那么严重，但确实相
克，不宜婚娶。”

此话一出，像一声炸雷，把席上
的人们都炸蒙了。满意爹作为媒人自
然明白老辈人说的八字相克不能婚
娶的道理，但还是试探地问房老先
生：表叔，咱真信这个！这么般配的一
桩婚事，咱别让这事耽搁了啊！房老
先生低下头，抽着闷烟。

（未完待续）

小说连载 6688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
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
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
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说
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
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编者按

□翟伯成

深秋，丹桂飘香，丽风和畅。清晨 ,

一缕温暖的阳光抚照在大地上,摇曳的
小树，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仍强劲
地生长着，你是否想到 ,要请人来和你
一同分享呢?

当皎洁的明月将柳影漏印一片斑
驳,如竹篁照水,静静泻在你的书案上,你
是否想到,要请人来和你一同共享呢?

几天前 ,为征集《记忆胶济铁路》的
史料，我们一起去了龙山街道办。本来，
征集龙山火车站的史料是主要任务，但
第二天谈的内容就多了起来。我采访了
两位老者，其中一位是失偶的老人，他谈
到了一件小事，却使我思索良久。老者
无奈的表情，黯然的眼神，时至今日仍
使我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

老人会做饭，可是他很不爱做饭。
他说：“比如包水饺，鼓捣半天，熟了，
一个人又吃不了多少，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老伴在，她吃得香，我高兴；我吃
得香，她高兴，那多有滋味？一个人实
在不愿做饭，宁可吃粥。”现在老人做
一锅小米或玉米粥，就着一棵大葱，吃
三顿。我明白，老人不怕做饭，怕吃饭。

我觉得，当我们把几乎称得上挥
霍的菜肴摆上餐桌，而如果没有共享
的人——— 我们的家人和朋友，那么，这
顿饭还有多少味道呢？相反，如果有人
共享，即使一块老豆腐，切一断章丘大
葱，舀一勺儿甜酱，每人盛一碗小米
粥，只要你的家人吃得快活，你的朋友
吃得舒心，你的兴致也会很高，心情也
会很好。所以，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就
是那失去却找不回来的东西，比如健
康、友谊、亲情。
人们越来越珍惜共享，越有好吃的东

西，越是渴望亲人在，“每逢佳节倍思
亲”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欲望是世界上弹性最大的
东西，压缩一下是有好处的，如果把这
种共享比作会餐，那么，我们应该感
到，有多半是精神的。“会餐”的时候，
有限的物质一般来说也就够了。团圆
的情调、和谐的氛围则更为重要。

有时外出，每逢来到宜人之所在，
或踏访灵山秀水，或游名胜古迹，因为
是独游每每觉得遗憾。所以，外出的后
几天，如斯的美景都忘在脑后，只有回
家的渴望了。当暂别以后，才知道相聚
的短暂，为什么没有及时好好品味呢？
那散发着醇香的浓浓亲情。

曾经有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当一
个人只剩下自己，倘若他有了很多的
钱，他也不会有兴致晚上去数的，如果
他是一个正常人的话。有的人不甚理
解共享的意义，也就很少懂得珍惜朋
友、亲人的相聚。

一个人的奋斗，大而言之，为国为
民；小而言之，我倒觉得与其说为自
己，无宁说为亲人、为朋友、为同事。当
你取得了成绩的时候，你一定想让你
的亲人、朋友来分享。

有人说：作家要有与人共悲欢的
冲动，要有强烈写作的冲动，要敢爱敢
恨，用心血去写，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此言说的极是。一个写作者首先要学
会感恩，学会珍惜共享，才能有充溢的
情感内涵，才能有激情写出好文章。

时逢盛世，国泰民安，这是何等的
太平景象。多多感恩、珍惜共享吧，那
既是你写作情感的源泉，又是你心灵
宁静快慰之源。

(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任、
市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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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会会感感恩恩与与共共享享

□刘曰章

以前有句俗语叫“剃头挑子一头
热”，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了，别说是十多岁的孩子，就是三十岁以
下的一些人恐怕都没有见过真正的剃头
挑子，搞不明白为啥说“一头热”。想起这
个话题还是源于儿子去剃头回来，爷儿
俩对话之余不自觉地勾起了对童年时代
剃头的一些零散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前的人都经历
过剃头挑子，对此熟悉得很，而我所居农
村的人理发全是靠剃头挑子。理发的师
傅不是每个村子都有，小村三五个村子
才有一个师傅，而大村子比较幸运，或许
会有两三个师傅。大多都是挑着担子去
走街串巷招揽生意。如果在村子里两个
理发师傅碰面了，其中一个选择离开，记
忆中从来就没有见过两个理发师傅在一
起并排或错开位置理过发，或许是不争
抢生意的缘故吧，反正到现在也没有搞
明白是咋回事。

据史料记载，剃头挑子已有三百多
年的历史了，源于清初颁布的剃发令。清
廷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和习惯，以满
族发式及服饰进行强制性全国统一，所
以剃发易服成为归顺清廷的象征。顺治
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吴三桂引清军
入关前剃发表归顺之心。清军入关后颁
布了强制剃发的命令，而遭到汉人的全
面抵制，清军为了缓解矛盾，只好暂缓剃
发令，天下臣民照旧束发。顺治二年（1645

年）多尔衮为了稳定大局，深知“毛发受
之父母，不能强求”的道理，尊重汉人的
选择，做出了不许再强制剃发易服的决
定，剃发令名存实亡。

其实那时候理发不叫理发，俗称叫
剃头（刮刀刮）或剪头（剪子剪），后来又
发展到用手推子来慢慢地理。理发师傅
的全部家当就在一担挑上，一头是暖暖
的煤炉，上面是铝制脸盆，主要是烧热水
用于顾客洗头。另一头是木制的货架，上
面挂着磨刀的牛皮条和一面小铜锣（或
铁条），货架支柱中间夹着两个一大一小
用线串起来的兀扎，下面则是三层或四
层的抽屉盒。抽屉的第一层是装钱的，二
层以下有毛巾、理发布、推子、剪子、刮胡
刀、肥皂、梳子等。同时抽屉盒也是理发
客人的板凳，再加上一个布垫也很舒适。

原先的推子都是手动的，用起来需
要看师傅的技术，熟练的既快又舒服，不

熟练的可能会因为推子夹住头发拽得头
皮发疼。熟练的理发师傅对付爱哭的小
孩子有技巧，往往提前准备好小玩具拨
浪鼓，需要哄孩子时及时递上，效果一般
都不错。理发师傅干长了也有了自己的
经验，比如哪个村子什么时候去的？什么
时候又该去了？不用叫也不用打招呼，只
要到了时候就主动来了，村子里的大人
和孩子也随着养成了习惯。

那时理发的样式只有平头、分头和
光头三种，平头一般是中年人和孩子，可
以说是大众头型；分头一般是小青年，是
比较时髦的头型，流行了一段时间；光头
一般就是老年和部分中年人了，除了喜
欢外就是图省时间打理。师傅理平头用
推子，光头用刮刀，而分头最麻烦，推子
剪子都要有所体现。当然剪子是梳齿剪，
就如同木梳样式，主要是对头发厚密的
地方打稀，好分头梳理。

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阳光灿
烂的周末早晨，大约八九点钟的样子，已经
上初中的我听到大街上“当啷、当啷、当啷”
的响声（一般称为唤头），立即跟父亲要了
钱，跑到大街上去理发。就在村子中间的大
槐树下理发的师傅正在给邻家叔叔理发，
我就坐在一边的石头上观看。

听着师傅手中理发推子像推土机一
样“咯叽咯叽”掠过的地方，头发顺着推
子倒下来，然后翻滚着再从理发的白布

上趟过一溜痕迹后落到了地上。望着师
傅麻利的动作，弯腰转动的身体，频频遗
落的断发星星点点地在理发师傅和邻家
叔叔的身边布局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一会儿的功夫，被推子理断的发丝全部
落下，师傅解开白布抖抖，接着又铺衬到
了邻家叔叔的脖子上。接着是在胡须上
及嘴角和鼻翼周边抹上白乎乎的东西，
似洗衣后的浓浓的泡沫，又似一层白白
的雪霜，或许是以前没有关注过的缘故觉
得很好玩。只见师傅拿起刮刀在牛皮磨布
上“刷、刷、刷”几下，然后亮着明晃晃的利
刃放在了邻家叔叔的嘴角边，“刷、刷、刷”
又是几下的简单而又轻巧的动作，胡须亲
着泡沫被无情地甩在了地下。

看着邻家叔叔理发后精神的样子，
貌似变了一个人，不由得惹得俺心里也
想刮刮胡子，刚说出这个想法就被师傅
拿下：“臭小子，小毛孩刮什么胡子呀，长
起来了吗？来，坐下理发……”

时间过得好快啊，一转眼三十多年
过去了，想当年懵懵懂懂的我也需要天
天刮胡子了。可惜的是随着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理发门头逐步成熟和扩展，剃
头挑子再也见不到了。遗憾的是当年没
有记住理发师傅的名字，也不知师傅还在
不在？如果还在的话，年龄应该在八十岁左
右吧，估计理发肯定是干不了了，或许和我
一样只能沉浸在以前的回忆之中吧。

秋叶的告白

□裴珊珊

挥挥手告别葱茏的挽留
路人肩膀递上秋的名片
风萧萧中轻盈转身
姐妹们牵手跳起华尔兹
没有翅膀的飞翔
应和着一呼一吸的节拍
飞渡不了千江水万里路
只想留下生命最美的样子
撼动在秋天的记忆末梢

扎营在背风的地方
数只黄蝶铺就新绿床被
大地母亲的石磨上
碾作碎片
吱呀的呼唤已迫不及待
雨水雨水你若听见
请悄悄带走上回家的路
在泥土的怀抱里
静听下次花开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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